
去年上半年， 浦东新区塘桥

街道牵头塘桥社区居家健康服务

社、 上海尽美长者服务中心等社

会组织， 在全市率先发起成立了

“记忆家———塘桥社区认知症家

庭支持中心”。 在这里，认知症患

者可以进行认知症综合需求评

估， 并将评估结果和社区内的公

共服务资源进行有效对接， 为认

知症患者提供筛查和转诊、 诊断

后的支持服务或服务转介， 帮助

认知症患者与其家庭更好地在社

区生活。 “记忆家”还能免费为认

知症患者家庭推荐专业服务方，

包括专业陪护、居家照护、生活环

境适应性改造等。 “记忆家”组织

认知症家属俱乐部， 通过主题沙

龙、照护培训、记忆咖啡等活动，

为认知症患者家属提供支持。

一批社区企业也已成为 “认

知症患者友好单位”， 为认知症

患者及其家属提供便利。 例如街

道辖区内的一家超市， 开设了友

好收银台、 绿色通道等服务， 认

知症患者及其家属购物时， 能够

快速结算， 从细微小事中体现社

会的关爱。

据悉 ， 2019 年上海将扩大

“认知障碍友好社区” 试点， 采

取政府委托社会组织、 通过专业

服务等方式， 帮助家庭干预、 发

现有可能患认知症的老人， 帮助

老人做记忆恢复。 对于确实存在

认知障碍， 又无法住到机构中的

老人， 社区会引导居民对认知障碍

老人理解、 关怀， 形成友好的睦邻

关系。

目前， 上海还有多个区均在探

索对于认知障碍症老人的早发现、

早干预， 并尝试与社会组织、 医疗

部门、 家庭等开展多方面合作， 推

动认知症预防和服务水平的提升。

另据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介绍，

除从医疗上给予治疗 、 服用药物

外， 更需要的是在社会开展健康教

育。 卫建委一方面与社会组织开展

合作， 一方面可以让医生给予专业

的技术指导， 走进社区开展认知障

碍的预防与宣教， 家庭医生也可以

对这类人群进行早筛查、早发现，从

而将这类疾病的（防治）关口前移。

杨嵘还讲述了一则认知症老人在

家人 “照护” 下 2 年没洗澡的故事：

张老伯患认知症后， 一个明显症状就

是特别怕水。 与有些小孩也害怕洗澡

不同， 张老伯对水的 “恐惧”， 到了

“十头牛都拉不回” 的地步， 如果有

家人请他去洗澡， 无论好说歹说， 他

都坚决抵抗， 被逼急了， 张老伯甚至

会对家人拳脚相加。

就这样， 家人拗不过张老伯， 又

出于认识上的误区， 没有把张老伯送

医或采取专业照护， 就这样把他关在

家中 2 年 ， 张老伯就真的再没洗过

澡。 “难以想象， 老人这 2 年里的卫

生状况如何， 而且生活在同一个屋檐

下， 家人也得跟着遭殃。” 杨嵘说。

在一些非专业照护中， 杨嵘还见

过许多“被安排得安安静静”的老人。

“他们被喂下了大量药物，虽然不再吵

闹，但精神萎顿，形容枯槁。 一些因认

知症而‘日夜颠倒’的老人，服药后进

入嗜睡状态， 只能让照护人员轻松一

下。等药效一过，他夜里还是要折腾。”

杨嵘认为， 首先要广泛开展认知

症科学照护的宣传倡导行动。 只有病

患和亲友的意识转变了， 才能进一步

开展更专业、 细分的照护。 “在老人

患认知症早期、 中期， 就及时介入治

疗， 效果肯定比等到重度认知症以后

好。 不再错误地采用 ‘关起来’ ‘配

保姆看管’ 等照护方式， 而是接受专

业的社会化服务， 也是延缓认知症、

给予老人更有尊严 、 质量的生活保

证。” 杨嵘说。

“爷爷， 这道数学题怎么做啊 ？”

几年前， 王老伯上小学的孙子， 问了

爷爷一道简单的 “九九乘法表 ” 题

目。 但这位年过八旬的老知识分子，

却突然 “大脑卡壳” 答错了。

一旁的儿子王先生心中不免意

外： 老爸怎么连这么简单的问题都不

会呢？ 是在逗孩子玩吧？

过了一会儿， 王老伯也笑着告诉

孙子： “爷爷是在逗你呢， 这么简单

的问题我怎么能不会？” 随后他说出

了正确答案。

这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当时在爷

孙三人心中并没留下什么波澜。 但随

后， 王老伯逐渐出现了明显的认知障

碍， 在摔跤受伤后 ， 他从此卧床不

起， 最终不幸离世。

料理完父亲的后事， 王先生回忆

过往 ， 想起老父曾犯下的 “低级失

误”， 让他猛然醒悟： “这不就是认

知症早期的症状吗？ 爸爸当时并非逗

小孩玩， 而是真的答不出简单的算术

题了！ 他只是装作没事， 不想让我们

以为他得了认知症！”

王先生的友人杨嵘， 是养老品牌

“佰仁堂” 的经营者。 王先生把自己

的经历告诉杨嵘后， 引发了后者的共

鸣： “这就是典型的认知症 ‘鸵鸟家

庭’现象。 许多老人，特别是老知识分

子，在患上认知症早期，其实是能够意

识到自己患病的。 但他们更容易为此

感到羞愧， 从而产生一种逃避心理，

就像 ‘鸵鸟’ 一样欺骗自己和亲友。”

王老伯因摔跤而失去行动能力，

并就此状态每况愈下。 在杨嵘看来，

这类危机却不是 “小心照料” 就可避

免的 。 “认知症老人之所以容易摔

跤 ， 不是因为他们老 、 身体机能衰

退， 而是受认知症影响， 视觉出现混

乱， 把平地看成台阶， 把台阶看成平

地， 自然容易摔跤。”

杨嵘披露， 即便在长三角地区，

社会大众对认知症也存在类似误区。

“就我接触的许多病患家庭来说， 他

们普遍觉得认知症是所谓的 ‘精神

病’， 应该 ‘家丑不可外扬’。 如此一

来， 导致认知症的普遍就诊率偏低。”

杨嵘说。

“鸵鸟心态”错失初期治疗良机

□法治报记者 夏天

上海有多少认知症患者？ 20 万、 30 万还是更多？ 在开展全市认

知障碍筛查工作前， 这个数字只能根据国际经验估算。 业内预计， 上
海认知症老人的规模已在数十万。

有业内人士指出，目前由于观念上存在误区，许多家庭在老人患上

认知症的早期、中期，存在逃避、隐瞒心态。 一些老人被关在家中，接受
低质量、无尊严的照护，甚至有老人因为怕水，家人就 2 年没让他洗澡。

直到老人症状发展为重度，才想起去养老机构寻求专业照护。

据悉， 上海已连续两年将 “建设 1000 张认知症照护床位” 纳入

市政府实事项目。 此外， 上海还将加大在认知症中轻度阶段的筛查、

治疗力度， 并建立社区、 家庭的康复支持体系， 以惠及更多患者， 释
放机构床位资源紧张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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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有数十万认知症患者 有人2年不洗澡

认知症患者将获社区康复支持

关在家中的“照护”，让老人 2年没洗澡

全市患者超 20万，呼唤社区家庭“防线前移”

说到对认知症老人的社会化

专业服务， 杨嵘称赞了上海近年

来的一系列作为。 “上海率先将

‘建设 1000 张认知症照护床位’

纳入市政府实事项目， 并在评估

认定的标准化方面不断有所建

树， 都说明我们是在认真做这件

事， 并且赋予它被复制推广的价

值。 据我所知， 目前长三角范围

内已有三个城市计划学习上海经

验， 将认知症照护纳入长护险范

围， 并出台相关评估办法。”

杨嵘认为， 上海下一步的努

力方向， 除继续建设认知症床位

外， 还应加大在认知症中轻度阶

段的缓解治疗力度， 将防线前移

至社区和家庭， 以释放机构的床

位资源紧张压力。

关于上海的认知症老人筛查

情况， 据市民政局披露， 上海根

据国际经验估算， 全市认知症老

年患者约有 20 万人。 目前市民

政局正准备开展全市认知障碍筛

查工作， 通过大数据了解有认知

障碍老人的数量有多少。 其中，

长宁区江苏路街道作为先行试点

单位， 已于去年下半年对 13 个

居民区的 1.7 万名 60 岁以上户

籍老人进行全人群筛查， 并形成

了认知症社区数据地图。 其中认

知症风险比率位居前三的居民

区， 分别为 39%、 29%、 29%。

杨嵘则介绍了一组西方发达

国家的数据： “超过 60 岁， 认

知症风险比率为 5%? 而超过 80

岁 ， 认知症风险比率则升至

20%， 并且随着年龄越大， 风险

比率也逐年增加。”

2018 年 ， 上海户籍人口期

望 寿 命 已 达 83.63 岁 ? 截 至

2017 年末 ， 上海老年人口总数

达到 483.6 万， 占户籍总人口的

33.2%。

杨嵘表示： “有这些数据作为

支撑， 我们已能从侧面对全市认知

症患者的体量建立概念———数十万

患者的规模， 要求我们在社区、 家

庭， 就对中轻度认知症作出足够的

应对。”

杨嵘所在的养老服务机构， 今

后将主要开展动员家庭、 服务社区

的参与式宣传教育， 将人们对认知

症的理解转化为行动， 共同打造认

知症友好型社区。 “我们为此专门

做了一本科普口袋书， 详细介绍了

认知功能减退七个阶段的症状及对

应的照护方式。 我们还在各类中老

年活动场所， 发起 ‘画钟早筛’ 的

互动活动， 通过手机自媒体以及现

场活动的方式， 考察老人是否能在

在纸上画出指定时间， 作为筛查认

知症的方式， 呼吁大家在早期关注

认知症。”

今年将扩大“认知障碍友好社区”试点

社区认知症宣传培训 资料图片


